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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上世纪 !"年代初起，罗高寿
就在中国当大使，长达 #$个春秋。在
北京外交使团中，这位俄罗斯大使在
任时间之长，与中国缘分之大，对中
国了解之深，到过我国城镇之多，在
我国知名度之高，可谓绝无仅有。有
人称他为“亲华派”，其实，一国大使
是其派出国的最高正式代表，对于驻
在国，无所谓“亲”与“不亲”。如果非
要把罗高寿划到哪个“派”的话，我觉
得，称他为“知华派”比较恰当。他懂
得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中国
人的感情、爱憎、性格。

“水到渠成”
“你我都有福”
我知道“罗高寿”这个名字，是

%&多年前的事了。#!'&年秋，我在
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翻译班学习时，
汉译俄教材中，就有俄文版《水浒
传》“智取生辰纲”的片断。翻译老师
高铭对我们说，这部小说是由阿历
克赛·罗加乔夫译成俄文的，他给自
己取了一个高雅吉祥的中国名
字———“罗高寿”。高老师还说，法兰
西有两个“仲马”，一大一小，俄罗斯
则有两个“罗高寿”，也一大一小，大
的就是这位《水浒传》的译者，小的
那一个，也是翻译出身，“子承父
业”，用的是同一个中国名字，他曾
任苏联驻华大使翻译，听说还给毛

主席当过翻译。从那时候起，小罗高
寿就走进了我的视野。由于中苏两
国长期对立、对抗，“老死不相往来”
长达十七八年，整整过了 ()年，即
#!*)年，我才见到了罗高寿本人。当
时，他已经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
司司长，而我在驻苏联使馆任政务
参赞。他 %"岁刚出头，高个子，身材
匀称，举止儒雅，看上去有点像德国
人。他汉语讲得流利，略带山东腔。
直到 +!*,年，我才与罗高寿有了真
正意义上的“零距离”接触。

+!*,年春，中断长达九年之久
的中苏边界谈判得以恢复。我国政府
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其谈判
对手正是这位罗高寿，他时任苏联副
外长。当时，我是中方代表团团员、中
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两国团
长的谈判，轮流在北京、莫斯科两地
举行。在谈判中，罗高寿态度温和，用
语平稳，不纠缠细节，遇到分歧时，常
常用汉语淡定地说：“让咱们再好好
想一想。”谈判之余，双方团长有不
少私下接触，有些不便在谈判桌旁
说的话，就在这种非正式场合通气，
甚至“亮牌”。也许因为我的汉俄双
语记录还不错，钱副外长让我跟着
他当记录，有时，还当翻译。

钱副外长第一次宴请罗高寿后
喝茶时，这位苏方团长一坐下就用汉
语说：“从前，我们两国的代表总是
‘务虚’”，钱副外长一听就立刻接上
话茬，用俄语跟进：“我们俩现在可以
‘务实’”了，此言一出，两位团长即相
视而笑：一句话刚出，另一句话即接
上，严丝合缝，但均话中有话。当时-

中苏边界谈判已进行过两次，长达
近十年，有人想出这样一句俏皮话
来形容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用子
弹还没上膛的毛瑟枪打飞鸟，空对

空。”面对这种“务虚”“务实”的默契
对话，罗高寿显得很兴奋，顺口来了
这么一句：“钱部长，你说得真好，咱
们现在可以务实了。汉语有句四个
字成语：‘水到渠成’。现如今，水到
渠成了，你我都有福啊！”罗高寿还
向钱副外长讲了两段“题外”话，很
值得回味。一段讲的是对中苏关系
恶化的反思。他认为，中苏关系那一
大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本来是可以
避免的，缺的是历史、客观、理性地看
待和处理两国间积累下来的问题。另
一段则涉及邓小平同志。罗高寿一
说起邓小平同志，敬佩之情便油然
而生。他说：“文革”后中国的局面，
能有魄力扭转过来的，只有邓小平一
人。他还说，苏联要是也有个“他”（指
类似邓小平的人），那就好办得多！

“划界大臣”
是个“难缠的对手”
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会谈也在

北京、莫斯科两地轮流举行，双方有
个默契，在一轮会谈结束后，接待方
的团长就会见对方专家组组长。罗
高寿第一次见我时，用汉语轻松地
交谈。他称我为“李”，表示亲切，我
则以其名字和父名相称，以示尊敬。
他一落座，就来了这么一句：“李，你
的官可不小啊，比我这个官大出一
大块儿。”见我不解其意，便说：“要
是放在清朝，你可是个‘划界大臣’
呐！”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我与苏方组长魏列夏金有时谈

得很顺利，有时则谈得很艰苦，比如
在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上，互不相
让。有一次，我一口气讲了 ,&分钟，
破了单次发言时长的纪录。为此，罗
高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李，我们

外长对你这个组长‘很不满意’，称
你为‘难缠的对手’。”

我多次有机会与罗高寿闲聊，
因此，对他的中国情缘，多少有些了
解。罗高寿对我说过，中国是他的
“第二故乡”，甚至还是“第一故乡”，
因为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出生
后刚满月（#!$(年 )月），就随母亲
到了乌鲁木齐，其父当时在苏联总
领馆任职。五岁时，父亲转到苏联驻
哈尔滨总领馆工作，他于是又到了
这个“东方小莫斯科”，八岁时才随
父母回到苏联。他先后三次到苏联
驻华使馆常驻，共十六七年，任过职
员、政务参赞、大使。当我问到给毛
泽东主席当翻译的情景和感受时，
他笑着说：“这个机会纯属偶然。
#!%*年初，我第一次到苏联驻华使
馆工作。##月 ,日晚 ,时，我们大
使在使馆举行十月革命节招待会。
你们的礼宾官事先通知使馆：周总
理作为主宾出席招待会。我陪着大
使早早就站在使馆主楼前，恭候总
理的到来。总理一下车，就兴奋地告
诉我们大使：毛主席一会儿就到。大
使一听喜出望外，而我呢，既高兴，
又害怕，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翻译，
可怎么给主席他老人家翻啊！当时，
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主席很随
和，人又幽默，只是他的湖南口音我
听不大懂，幸好那天李越然同志在
场，是他给主席当的翻译，而我呢，
只译我们大使讲的话。”

“光荣的归宿”
#!!(年 #(月 ##日，我到驻俄

罗斯使馆出任公使，正好在此前不
久，这一年的 )月，罗高寿被俄总统
叶利钦派往中国出任大使。有一次，
他回国述职，我作为使馆临时代办，

邀请他到使馆做客。罗高寿一见到
我，就激动地用汉语说：“真感谢鲍
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指叶利钦）对
我的信任！我得尽心尽力，以不辜负
总统的期望！”又说：“今年是我的本
命年，'&年来，我在国内外担任过
多个职务，而‘驻华大使’这个职务
分量最重，这是本人一个光荣的归
宿！”在罗高寿大使的离任招待会
上，时任中国外长的李肇星真诚地
说：“中俄两国从历经波折到战略协
作伙伴，罗高寿大使在这方面可谓
功不可没！”

(&&%年春，罗高寿卸任驻华大
使时，已过了古稀之年。有一次，他
对我一位朋友“神秘”地说：“你大概
不会相信，我和老伴把家安在北京
城了。女儿在这里当常驻记者，已经
好几年了。孙子在莫斯科上大学，读
的是法律，第一外语选择了汉语。他
也是个‘老北京’，来你们这个古都，
大概有二三十次了。”他还感慨地
说：“从我的父亲到我的孙子，整整
四代人，都有一份厚厚的中国缘，而
我本人呢，此缘则更深，从一出生直
到现在，都七八十年了，其中有 #.$

时间，即二十四五年，是在乌鲁木
齐、哈尔滨和北京度过的。”这位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用中文写下这样
一张条幅：“我的朋友遍中国。”

罗高寿晚年因车祸伤了右腿，
走路得靠拐杖，有中国朋友见到此
情景，便过去搀扶，他却总是不让，
说：“不用，不用，还不到 *&呐，能算
老吗？尽管拄拐了，我并不服‘残’！”
他还曾幽默地说：“小平同志不是有
句话吗，叫做‘胆子要大一点，步子
要快一点’”，边说边拄着拐杖往前
迈大步，作出快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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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高寿:一生一世中国缘 ! 李景贤
4月7日，俄罗斯

著名外交家、汉学家罗
高寿（中国名，原名罗
加乔夫）因病去世，享
年80岁。在11日举
行的罗高寿送别仪式
上，我国驻俄罗斯大使
李辉称他为“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好朋友”。


